
Life After Life

生命不息

王凯梅

我们将遍布于众星之间，漫游宇宙之中。我们将在那里接触其他物种，并与之融合。我们将到

达其他维度，那是远远超出我们目前能意识到的存在。

本·戈策尔《宇宙主义者宣言》， 2010

如何定义生命？在茫茫宇宙的时空深渊中，地球的出现仿佛是一场发生在原始星云废墟中的偶遇，

而待五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揭开地球生命集体亮相的帷幕时，距离人类在地球的登场还要再等

亿万斯年。在浓缩为一天的地球历史钟表的表盘上，只有到了午夜钟声敲响前一分钟，在距今四百

万年的地球上，人类登场了。

尽管人类文明的诞生被定格在距今一万年前的午夜前的最后一秒钟，人类却仅用几千年时间就掌控

了地球的生态圈。人世纪标志着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主人的力量，也代表着人类力量对地球环境的利

用和破坏。对技术的笃信让我们乘上了科技乐观主义的快车，尤其以超人类主义为代表，通过探索

宇宙和其他生命技术向任何约束人类自然状态的樊篱发出进攻，包括生命本身。主导地球文明发展

的碳基生命进入 21 世纪数字世界和硅基生物的主场， 在数字生命与地球生命的交汇面上盘踞着灵

魂与物质、道德与情感、创造与收集，自主与填喂等等多重选择与共生…前途光明似锦，也同时危

机四伏。这必然会是一场比分胶着的对决和注定达成的和解，深入阈限，未来生命档案已经开启。

从走进展厅的那一刻起，未来已以无法逃避的巨人的重量直击人类感官。人工智能领域的杰出研究

者本·戈策尔博士，用开放的态度描绘了生命和思维在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人类与技术融合的程

度会越来越深，我们将发展感情和意识的上传技术；智能生命将主导宇宙演变。人类用科技手段自

我升级…后人类的身体和脑库存直至影响我们与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关系。



在这里，舞蹈的身体以图像为皮肤，持续流动出抽象的形态；光滑的硅基生命实时渲染出生动的人

脸表情，后人类·赛尔以诗会友，机器的信息捕捉倒逼人类的知识积累；超人类主义的塑形梦想打造增

强版的人类身体，仿生义肢传递机器对人类的人道关怀，用温情建立起人类与机器的亲密关系；赛

博格的身体内包含着与人类身体同样的权利和身份，让我们在在仿生人的凝视中读出爱与怨恨，，

在东方赛博格的咏唱中感受到人类情感的厚重。在将人类的脑电波链接到人工生命系统的交互中，

人类个体生命图腾在机器中的显形竟是一只蜜蜂的巢穴；与具有孢子生命特征的物种在计算机系统

的无限复制、编辑、进化，共同打通机器与自然的壁垒。或许算法造物的尽头并不是冰冷的数据和

机器，而是滋养人类生命的自然万物。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超人类主义的赞歌首先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宇宙的颂扬，用更大的

热情去探索、理解和欣赏宇宙，对未来所有可能的生命和思维形式持开放态度。在展览上，请悉心

去聆听水波涟漪转化为听觉数据的声音；以振动之名，拨响行星运动的旋律，聆听天体分子和谐的

交响乐；世界的碎片缓缓旋转在归途或出发的太空轨道，触动人类对星际漫游的浪漫想象，这情感

背后的驱动是数据还是数据员？万物皆关联，在链接者塑造的如诗如歌的世界里，包含着跨物种共

生的渊源和渴望，万物连接的行动者网络。或许，人类的物理世界里被碾碎的和平愿景本就不该止

于梦想？

文化的乌托邦与技术的异托邦在高度智能化的社会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空旷街道上自动驾驶的车

，在模拟城市与现实世界之间穿行；困顿在数据编程网格中的玩家不断将自身的存在投射在主观与

客观的交叉互换中；名为“蜃楼”的虚拟试验场上，机械臂横架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中国古人避世的桃

花源中，是否已经埋下了今天超人类主义突破生命极限的诉求？距离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配件成为

植入未来人类的出厂配置的日子还会远吗？在透明光滑的数据构成的数字化全景监狱里，就连感知

和存在都被量化，这份未来生命档案将如何定义生命？

20 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断言，只有通过社会行动，人们才能真正

表达自由，才能真正成为人。人工智能的构建包含着复杂和困难的工作过程，实质性地为人类社会

的集体和新兴思想贡献劳动。硅基生命的概念早在 1891 年就被提出，当代人对它的认识却多数停

留在外星物种和科学怪人的想象中，殊不知，我们与技术的合谋和共融早已构成今天应允我们自由

的必备插件。未来生命档案已经开启，数字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我 ”与 “非我 ”置于哲

学的统一体中的时代。生命之后的生命，包括在技术奇点屡屡创造的令我们惊骇的现实之中。突破

碳基文明的人类肉身所能抵达的技术临界，让我们重新思考古老的哲学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以及一个更为迫切的当代问题：我是由什么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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